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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说，爱和恨是戏剧
（曲）永恒的主题。从古希腊的悲
剧到宋元以后的中国戏曲，从西
方的《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
叶》，到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
台》《孔雀东南飞》等，大多数的
戏曲都是围绕“爱”和“恨”这个
主题展开的。黄梅戏也概莫能
外，在留存下来的黄梅戏传统剧
目中，这类题材的占大多数，并
且是绝大多数。为什么会出现这
类现象，瑞典当代著名戏剧家斯
特林堡曾有过
解释。他认为人
类“最美好的也
是最痛苦的就
是爱情”，而和

“爱情”相对应
的“最大最高贵
的，也是最低贱
的就是婚姻和
家庭”。这是因
为“爱情”是一
种“ 个 体 的 私
密”的“行为”，
而“ 婚 姻 和 家
庭”则是“公开
和群体”的“行
为”，简单地说，
就是“爱情”是
两 个 人 的“ 行
为”，“婚姻”是
一群人的行为。当前者和后者达
成统一，就是“完美”，当“前者”
和“后者”产生冲突，就是“悲
剧”。而在实际中，前者和后者很
少有和谐统一的，最典型的就是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的爱情”和“贾宝玉和薛宝钗的
婚姻”的冲突。

黄梅戏传统剧目《剪发记》
也讲叙这样一个故事。表兄高文
举和表妹张美蓉相爱，如果表兄
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相安无事
了。但表妹的父亲张子庞关心的
不是爱情，而是婚姻，因为婚姻
能够给家庭和家族带来切实的
利益，于是，供表哥读书，进京博
取功名，终于高中状元。表哥从

“潜力股”变成了“蓝筹股”，当朝
宰相文通红眼了，他也需要通过
女儿的婚姻来为女儿及家庭和
家族铺好后路，于是，他要通过
手中的权力来强行收购表兄这
只“蓝筹股”，这样，就必须不择
手段地斩断表兄和表妹的这段

“爱情”，于是，悲剧的发生就变
得不可避免了。这就是《剪发记》
告诉我们的故事。当然，最终，必
然是“爱情”取得“胜利”，也就是
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戏曲“光
明”的尾巴，因为观众需要这个。
诚如斯特林堡所言，生活的目的
就是活着，在活着的同时享受快
乐，哪怕是舞台上获取的有限的
短暂的快乐都行，这也算是活着
的理由吧。

我所说的不是这些，我所感
叹的是这样一台传统剧目，在望

江县黄梅戏剧团的舞台呈现下，
居然是如此的惊艳！让我不得不
敬佩黄梅戏作为“青春的艺术”
的确是名不虚传！

首先，我不得不感叹导演姚
红“小丫扛大旗”，将这台波澜不
惊的传统戏调度得一波三折，精
彩纷呈，最后是井喷式的爆发，
达到华丽的高潮。姚红的父亲是
望江县剧团的老团长，后来担任
县文化局领导，我和姚红的父亲
是老朋友，应该是看着她成长和

成熟的，以前看过她执导的龙腔
小戏，觉得她很有思想和创意，
关键是她作为曾经的一名演员，
能够熟悉和了解舞台，能够吃透
传统戏曲的特质，“四功五法”能
够灵活运用。这和那些只能“务
虚”的所谓“学院派”导演就有了
本质的区别，可以说，《剪发记》
是一台纯粹的“戏”，一台把传统
戏曲具有的“歌”和“舞”特征掌
握得精准的戏。这在“花园会”一
场更为凸显。表兄和表妹在花园
意外相见，从误解和误会到了解
和理解，这一大段的情绪和情感
的认知转变，姚红就独特地运用
了婺剧《白蛇传》“断桥”中的“文
戏武唱”的方法，充分地运用了

“唱腔”和“身段”的组合，让“唱
腔”抒发情感，让“身段”表达情
绪，从两者最初的激烈交织到最
终的激动融合，把全剧推向了高
潮，实现了“悲剧”的“逆转”，给
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愉
悦的审美享受。

但戏曲毕竟是综合性的艺
术，导演虽然是整台戏的灵魂，
具体的体现还是要依靠演员，所
以，“演员”始终是戏曲艺术创作
的“第一生产力”。姚红之所以能
够将戏曲的基本特征在《剪发
记》中大胆发挥，还是因为望江
县剧团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演
员，这在全国县级剧团都是难得
的。饰演女主角表妹张美蓉的李
娜利今年才30多岁，原来是唱豫
剧的，习的是“常派”（常香玉），
在豫剧界，素有“马派”（马金凤）

的“做”，“陈派”（陈素真）的
“唱”，而“常派”则是汲取了两者
的优点，“唱做俱佳”，有了“常
派”的基本功，再来唱黄梅戏，对
于李娜利就像当年的王少舫从
京剧改行唱黄梅戏一样，都有一
个适应过程。意想不到的是，李
娜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

“华丽转身”，她不仅把豫剧的发
声技巧和黄梅戏演唱的特点巧
妙地融合起来，还将豫剧难得的
声音的张力和声线的宽度运用

到了黄梅戏的
演唱，使黄梅
戏的音域得到
了 很 大 的 拓
展，从而极大
地提高了情绪
和情感的表现
力和爆发力，
而且将豫剧的
扎实的“文武
身段”的基本
功在黄梅戏表
演中的无缝嫁
接，让素来“重
唱轻功”的黄
梅戏表演有了
耳目一新的呈
现，这在“花园
会”一折中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她将荡气回肠的演唱和眼花
缭乱的身段水袖结合在一起，以
自己的表演激发和带动男主角，
实现了角色之间的碰撞，戏曲矛
盾和人物心理的碰撞，让广大观
众对这个演员有了更大和更长
远的期待。

但戏曲艺术从来是“集体艺
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的观点，
在戏曲舞台，没有小演员，只有
小角色。每个演员都必须是优秀
的，才能使一台戏达到较高的艺
术水准。同样，《剪发记》中每个
演员都是闪亮的珍珠，他们发出
的光芒同样耀眼。饰演表兄的王
文华扮相俊朗，身段潇洒，唱腔
温婉流畅，韵味十足。饰演张子
庞的何东已经有了广泛的“知名
度”，他独具特点的老生唱腔让
整台戏增色不少。饰演“王大娘”
的聂娟是目前黄梅戏舞台上少
见的“刀马旦”，也可能是因为
有她，姚红才能大胆地将“龙虎
山遇险”这场武戏保留下来，能
够在黄梅戏舞台上看到这样少
见的“武戏”的确让人震撼。同
样，饰演宰相文通的蔡正强、饰
演继母的董海琴、饰演文秀英
的甘淑燕，还有杨菲、潘刘亮都
有上乘的表演，他们共同构建
了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华丽”
阵容。

看过《剪发记》，不禁令人
感叹：黄梅戏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我们要珍惜人才，尤其是本
土化人才，这才是黄梅戏的未来
所在。

传统的剧目，青春的艺术
——黄梅戏传统戏《剪发记》观后

李光南

1975 年，乙卯年夏，中原多地淫雨
连绵，最终酿成大水肆虐，堪称灭顶之
灾。汝水岸边的小小村落，顿然间汪洋一
片，玉米、花生、红薯、烟叶等经水浸
泡，全部死亡，绝收。多亏了大水过后补
种的荞麦，真是救了急呢。

据说，是为了确保河流下游安澜，放
闸泄洪，牺牲局部。受灾更为严重的则是
豫南驻马店一带，已经多有文字记述，打
破了遮遮掩掩，缄口不言。我家小院，在
汝水岸边一村落东首，水已经漫过台阶，
眼看就要蔓延而来进占小院。父母匆忙之
间赶扎木筏，捆绑在院落高处灶房一侧的
桐树上，把我瘫痪在床多年的爷爷与还不
能走路的弟弟置放其上。突然间，天空又
降暴雨。无奈之间，爹娘与哥哥和我又将
爷爷、弟弟挪移到房间之内，就在刚刚完
成搬移之际，轰然巨响，灶房坍塌，木筏
被碾压，完全没入水中。爹娘与哥哥、我
大惊失色，惊魂瞬间，木筏之上还有一些
衣物、米面，刹那间化为乌有，踪影不
见。至今想来，当时情景，历历在目，难
以忘怀。

大水过后，汝水两岸满目疮痍。大多
夏秋庄稼都被淹死了，本来生机勃发的旷
野，荒芜，残破，弥漫着死亡与绝望的气
息。漯河方面有电影放映队来，到汝水两
岸的每个村落放电影，大致有慰问、感谢、
安抚的意思，小孩子们自然是很兴奋高
兴。大人们却忙碌着要补种作物，诸如荞
麦、萝卜之类，毕竟距离播种冬小麦还有
一定的时间，耕地不能就此空闲干等，荞
麦的引进也是以求有所弥补，天无绝人之
路嘛。印象中，种植荞麦在老家故里还是
第一次，似乎也是唯一的一次。

补种的应该是田荞，非苦荞。撒下种
子之后，荞麦很快就扑楞楞地成长起来，
开出来的花朵旺盛、恣肆、蓬勃，荞麦杆
儿自青葱翠绿到逐渐泛红。也许是大水过
后的汝水两岸的沃野过于肥沃的缘故，成
片成片的荞麦长得格外粗壮，籽粒饱满，
硕果累累，煞是喜人。

入秋了，时逢中秋这一天，有救济的
衣服、粮食发放，按人头来，大家依次而
行，并不哄抢，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僧多
粥少。乡人们说，多亏补种的荞麦啊，虽
然是粗粮，却也救了急，帮了大忙。

我的祖父缠绵病榻，但神智清醒，一
切事情都很明白，他在这一年中秋两日后
的清晨溘然长逝。紧急哀告我的大姑、二
姑等，她们纷纷从许昌、襄城的丁营赶
来，这一番生死告别，令人肝肠寸断，哭
天无泪。母亲一直记得，是同村一门老亲
戚我父亲喊表姑的，送来丧仪，是两元人
民币。这在当年，就是很了不得的一笔大
钱了啊。

爷爷的棺木被抬放进墓穴，封土为
坟，有鞭炮，有哭声，有弥漫旷野的秋
风。披麻戴孝的家人们在野外行走，是在
收割后的荞麦地里，几天祭奠，虽然苦
寒，因陋就简，却环节不少，一切从俗。
母亲说，再穷，请不来响器班，也要竭尽
心力，让老人家走得尽可能体面一些。

今天，阴历八月十七日，中秋节已
经过去两天，48 年前的此日，我的祖父
去世了。想起故乡的荞麦，想起我一生
饱经忧患的祖父，父亲在他的长篇小说

《烟柳逝水》 中曾有我爷爷很浓烈的人
生痕迹。

大水过后的荞麦
王振羽

《剪发记》剧照 作者供图


